
澧兰副刊 3
E-mail:272273702@qq.com

本版责编/郭红艳 版式/周帆

2026年1月5日 星期一

欧阳明辉是驻村帮扶干部，也是编
舞、跳舞高手。驻村六年间，他一手抓
扶贫，一手抓跳舞，两手不得空。闯出
了一条扶贫一一脱贫——跳舞——快乐
的新路子，硬是把农村小舞台，搬上了
央 视 大 舞 台 ， 并 在 综 艺 节 目 《劲 舞 开
跳》 一炮走红。

一

台历翻到冬至。今年，日子这本厚
书已只剩薄薄几页。外面冷，约欧阳明
辉 上 午 十 点 在 “ 逸 臣 书 吧 ” 见 面 。 窗
外，云像一块块刚刚解冻的浮冰。山，
像 一 条 条 交 叉 的 抛 物 线 。 高 大 的 阔 叶
林，光秃秃的，细密的枝条，在灰色的
天空下像一团团没有化开的雾。等欧阳
明辉时，就想象他的样子，该是高高瘦
瘦 清 清 爽 爽 的 吧 。 该 是 穿 皮 靴 、 披 风
衣、扎马尾辫吧。艺人总会讲究与众不
同。正想着，他来了。裹一件短而肥的
羽绒服，套一条斜拉的短围脖，穿一双
褪 色 的 解 放 鞋 。 乍 一 看 ， 头 小 腿 细 肩
宽，像极了动画片中的“海绵宝宝”。他
一脸歉意，边脱外套边对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村里人进城办事，带了一些板
栗、萝卜、白菜，给他们弄了顿早饭。”

说话间，脱去外套的欧阳明辉似变
了个人：短发、圆脸、高鼻梁，眨眼动
眉毛，眼睛会说话。长手、长脖、胸脯
鼓砣，一身腱子肉弹性十足。他举止得
体，干净利落，随便一个动作都流露着
艺术气质。

欧阳明辉是一个做事低调不张扬的
人。就像他穿衣一样，善于把自己的特
长和美裹起来。

二

约欧阳明辉见面是朋友推荐。朋友
叫黄珍宇，大病一场后依然不消停。一
天，她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大意是她有
个朋友叫欧阳明辉，在部队当文艺兵，
是国防科大高材生。善于编舞、跳舞，
曾多次获得国家大奖。转业后到银行当
职员，银行安排他驻村帮扶，一干就是
六年。欧阳明辉退伍不褪色，凡事都冒
尖。凭一技之长，扶贫之余，带领农村
妇女跳舞。说是乡村振兴文化先行，硬
是把 《白族仗鼓舞》 跳到了北京，跳到
了央视，满满的正能量。

黄珍宇说，她看了央视节目后，觉
得这是一个无比珍贵、温暖和令人感动
的故事。你看，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第
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登
长城，第一次上央视……这些第一次，
不是一次简单出行，而是新时代农民与
这个时代的同频共振。

欧阳明辉领着这群在村里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走上了璀璨的大舞台。
尽管她们的手布满老茧，她们的脚沾满
泥土，她们的世界，是锅台、牛栏和生
产。欧阳明辉，让她们看到了不一样的
世界。让她们，从农民变成了舞者；让
她们，从田间走上了舞台；让她们，懂
得了山外更精彩的世界。

已经很久没见到黄珍宇。三个月前
见她时，一张漂亮的鹅蛋脸上长满了黄
褐 斑 ， 走 几 步 停 一 下 ， 像 霜 打 的 豆 芽
菜。后来才知道，她做了换肾手术，住
了 数 月 的 院 。 是 一 只 脚 踏 进 过 “ 鬼 门
关”的人。一个抱病之人嘱我做宣传，
可见欧阳明辉分量之重。

黄 珍 宇 怕 我 不 上 心 ， 继 续 发 来 消
息：近期大病缠身，需静养。还望与之
联系。她说，望着窗外的世界，所有的
喧嚣都像被一层厚厚的透明玻璃隔音过
滤，变得纯粹、宁静、简单、自由。在
这浮躁的世界里，内心能保留一处安静
的角落、随时供栖息的桃源，或许是我
最珍贵的自愈能力。相比欧阳明辉带领
一大群农民跳舞，跳上央视，把一切不
可能变成可能，我这个病，不算什么。

欧阳明辉的舞蹈，对黄珍宇而言，
也是一剂良药。对我而言，是故事里的
故事。

原来，舞蹈也可以治病。

三

四十年前，我做过新闻记者，在业
内小有名气。这次和欧阳明辉见面，没
有套话，直奔主题。我问他，为什么跳
舞？为什么还领着农民跳舞——这不是
赶鸭子上架吗？

坐在我对面的欧阳明辉像学生回答

提问，先是摸头，后是“嘿嘿”憨笑，
然后诚恳地告诉我：“都是蒙的。”

他说，那年，他放牛回家，见乡政
府门前用红纸贴着招兵布告，踊跃报了
名。接兵的看他动如风，蹦如羊，唱如
清泉，一身文艺细胞，直接为他办理了
入伍手续。到部队他才知道，这次招的
是文艺兵，全市只有两个名额，专门跳
舞的。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总装备部，新
兵集训未满，就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慰
问 演 出 ， 就 是 航 天 员 杨 利 伟 所 在 的 部
队。你说幸运不幸运？他说。

欧 阳 明 辉 在 山 里 出 生 ， 在 山 里 成
长。他的家乡王家坪是“全国民族文化
先进乡”。从小深得文化熏陶，耳濡目染
自带流量。他往舞台一站，镁光灯便划
着圈跟着他赶。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挥
舞着数以千计的荧光棒，他就想到乡村
田野，想到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对于舞
蹈，他一直信心满满。2000 年 8 月，总
政治部举办 《军人道德组歌》 演唱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临演唱会现场，并
与演员合影留念，欧阳明辉也在其中。

本来准备留在北京，但后来还是选
择了回家。不惑之年，家人给他发来视
频——父亲病重，躺在医院，浑浊的双
眼满含泪水。他瞬间懂。他哭了。父亲
无声的思念，让他毅然选择了回到家乡。

四

离开北京，艺术生涯结束。但人生
舞台才刚开始。

转业后，欧阳明辉被安排在银行上
班。那时，脱贫攻坚正如火如荼，各单
位都有帮扶任务。他说，我相信，能在
村里搞出点名堂。舞蹈特长能派上用场。

他说，那时去村里，觉得有点像悬
崖上的瀑布，无路可退，只能勇往直前。

风景也是这么来的。
他所驻的村叫马鞍会村。隶属桑植

县芙蓉桥白族乡。白族，从遥远的云南
迁徙而来，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这里
山高水长。一山连着一山，山尖连着天
际。驱车入村，如一叶小舟飘荡在波涛
汹涌的大海。最远的那段路，可从早晨
麻亮开始，走到晚上掌灯时分。那时，
在山与山交界的一个断崖尽头，有一条
河。河的南边叫湖南，河的北边叫湖北。

就是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
白云深处的村庄，贫穷、落后。如

刘亮程所写的 《一个人的村庄》 ——这
里的路坑坑洼洼、分枝分叉，路的尽头
是屋。这里的路，是牛摇晃着铃铛一步一
步踩出来的。这里的地，不叫耕地，叫岩
旯壳。岩旯壳的地，像土家人的鞋垫，一
层一层，是村民一锄一锄挖出来的。这里
的村民用鼎罐煮饭，用松油掌灯。

五

欧阳明辉的住处，在山中一块坪地
里。旁边有两栋木房。一栋住着老人，
是“阳光敬老院”。一栋住着留守儿童，
兼村部礼堂和学堂。马鞍会村 1200 多
人，其中 700多人在外地务工。一天，他
正在屋外晨练，忽有掌声响起，循声望
去，不远处，一群村民正望着他，包括
老人和孩子，活似看“西洋镜”。他知
道，机会来了。他要让一心要摆脱贫困
的村民，也走进多彩的文化生活。

他的特长是跳舞，白族是仗鼓舞的
发源地。他的舞蹈，将派上大用场。

仗鼓舞是一种集体舞蹈，它神采飞
扬、喜气洋洋，表达着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因生活所困，在白族，这多姿
的民间舞蹈，已濒临失传。2011 年，国
家 将 白 族 仗 鼓 舞 列 入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名录。

欧阳明辉白天和村民一起生产，晚
上，就到村部礼堂带领村民一起搞排练。

舞 蹈 是 肢 体 艺 术 ， 讲 究 柔 性 与 韧
性，这恰恰是农民的短板。长期单一的
田间劳作，已使农民“憨态可掬”。面对
这群完全没有基础的农民舞者，欧阳明
辉不急不躁，言传身教。他说：“只要肯
施肥，瘦地也有好收成。”他教村民各种
舞蹈动作。如劳动中的“擦汗”。他说，
不应用手掌直按擦脸，而是要一只手杵
着 锄 把 ， 一 只 手 围 着 下 巴 ， 翘 起 兰 花
指，身子往后仰，用手背呈弧形上扬，
这样才有美感。又如“打鼓”。他说，

“打鼓”这个动作，硬邦邦地站在那里，
力气再大也没有力度。应该踩着马步，
身子前倾，鼓响捶落，交叉抬脚。如此
反复，整齐划一，铿锵有力……

欧阳明辉，跳的是舞，交的是心。
驻村工作也越做越顺。遇到修路架桥、
征地拆迁等皮绊事，只要他一到场，都
没了火气。喊人的称呼，是人和人之间
最最淳朴的情感表达。刚开始，村民叫
他“同志”，后来喊他“老师”，现在干
脆喊他“欧阳兄弟”。

2025 年 12 月 11 日晚 7:30，央视综艺
节目 《劲舞开跳》 正播出。第四个节目

《白族仗鼓舞》，一群白族农村妇女身着
彩服，头戴圆帽，腰佩围兜，蹬马步、
踩鼓点，步履轻快，喜气洋洋。时而如
牡丹盛开，时而如秋菊点点，时而如溪
水潺潺。一招一式，满是自信，满是自
豪。

演出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表演结
束 后 ， 这 群 从 田 坎 上 走 出 来 的 特 殊 舞
者，仍饱含热泪久久不愿离去。在央视
舞台的正中央，她们曾一拥而上，用乡
村 “ 打 桐 油 ” 的 古 老 方 式 ， 把 心 中 的

“欧阳兄弟”抛得老高……
时代不同了，地里能长出庄稼，也

能长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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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汤一盏，展一卷春色。
春色，最先从墙角醒过来。最

先发现墙角鹅黄嫩绿的当是转过墙
角的鸡雏们，一只母鸡，三五只鸡
雏 ， 一 股 脑 儿 从 墙 角 扑 啦 啦 冲 出
来，转过墙角的时候，一只斜斜地
擦倒地面上，右侧的翅膀扑棱着，
扇起一股烟尘。领先的母鸡冲到了
场 院 的 旧 草 垛 跟 前 ， 猛 然 立 住 了
脚，愣愣地望着草垛发呆，三五只
鸡雏四散开来，场院边立着的，漫
到墙根的，突兀之间，那鸡雏猛地
向着墙根啄了一下，愣了眼，好半
天回过神来，复又低头啄了一口，
悻悻然立着，似乎在回味着什么。
这 时 候 ， 站 在 场 院 里 的 人 忍 不 住
了，轻手轻脚走到了墙根，俯下身
去，勾了头，原来是绒毛一般鲜嫩
的草芽儿，青青亮亮，鹅黄中透着
绿意，嫩绿中显出几分蛋黄，经过
了昨夜雨露的滋润，在晨光中显得
迷 丽 动 人 。 场 院 里 的 人 忍 不 住 笑
了，笑这春日里的鸡雏们，也笑自
己春色已至，而自己还未发现。

于是，伸直了腰身，嘿然一笑。
转身向着远山慢行。
下得沟坡，风从沟底向着坡顶

爬上来，捎带着丝丝缕缕尘土的气
息 。 这 气 息 里 ， 有 阳 光 干 净 的 味
道，浅浅的干燥气息，却藏着历久
弥新的馨香味道。河水消融，悄悄
然向着低处漫溯。河边，弥漫着一
抹浅绿，那绿，是渗透在土地的肌
肤之中，去冬枯了的草茎，干干硬
硬 地 立 着 ， 将 生 命 的 倔 强 伸 向 天
空。有人拿了铁锹掏渠引水，他是
要将去冬淤了泥的水泉重新清理，
好给过河的牲畜们留出一汪清泉。

牲畜是村庄养育的生灵，也是
喂养庄农的生灵。它们需要一眼清
泉，喂养生命。

去往远山的蜿蜒小径上，已然
有牛响着铃踽踽而行。铃声从山崖
边丢落下来，落在谷底的柳树枝柯
间，落在行人慢行的脚步间，脆亮
如钟声。我喜欢清脆的牛铃声清扬
在大地的晨昏之间，这是大地的福
祉，也是每一个生活在大地上的人
的福祉。晨间的牛铃声给人温暖，
仿若散漫的阳光。向晚的牛铃声给
人安暖，让人在瞬息之间忘却了一
日的辛劳，愉悦而归。

转过山崖，向阳的山地沐浴在
大把大把的阳光里。

突兀之间，从山坳处闪出一抹
粉红。是桃花吗？

山 桃 花 开 ， 是 春 日 山 野 的 喜
讯。就像腊月深处贴在人家门楣上
的那一抹红，殷红里洋溢着抑制不
住的喜爱。

行走山野的人，加快了脚步。
看，是桃花，是山桃花，开了。
长长的地埂仿若一块窄窄的画

布 ， 山 桃 花 就 是 一 枚 枚 别 致 的 印
章，钤在窄窄的土画布上。一朵，
两朵，三五朵。风，一绺一绺地从
田间地埂窜过来，摇着桃枝，那新
绽的桃瓣就在风中摇曳着，仿佛振
翅的粉蝶。昨夜一定是落过一场细
若牛毛的春雨，孱弱的桃瓣上凝着
雨珠。粉桃透亮。似昨夜挂在瓷盏
壁上的碧螺春茶渍，鲜亮中含着一
丝粉嘟嘟的暗红。粉色好，粉色总
让 人 想 到 细 毛 绒 布 ， 或 者 细 绒 画
布，给人安静与祥和。几茎花蕊养
在安卧着的雨珠里，像是养了一夜
的梦。蓝天白云也落在这雨珠浸润
的 花 蕊 里 ， 做 着 白 日 梦 。 车 前 子
说，经了春雨的大朵玉兰花，像是
一堆打碎的景泰蓝瓷片。还说，玉
兰花开需要急急赏玩，等待不得。
我 心 想 ， 昨 夜 这 场 雨 下 得 那 样 轻
盈，那样温柔，不然，桃花怎能经
得住雨的敲打。

此刻，安坐在地埂边。阳光斜
斜地洒下来，风沿着地埂徐徐走动
着。

早间的鸟雀正在穿越大地。
从 高 山 之 巅 俯 冲 而 下 ， 箭 一

般，它们的背脊上一定背负着昨夜
的梦，要不怎会那么急急地飞。倏
忽之间，已然穿过低处的腹地，向
着远山而去。穹苍高处，大鸟盘旋
着，将身体中的软梯打开，浮在空
中，晾晒着翅羽中的陈年往事。

牛顺着地埂用长舌卷着干枯了
的草茎，“沙，沙”，这卷草的声音
于旷野而言，是那么美妙，有如天
籁，又若乐音。金色的阳光落在牛
背上，牛毛也开始闪耀起金色的光
芒。牛肚皮上的肉，随着卷草的动
作顺势晃荡着。坐在地埂边的人从
衣袋里掏出旱烟袋，悉心地卷起一
支烟，勾着头，顺势用衣衫挡风点
燃，青烟随风轻扬。远山，河流，
土地，桃花和飞鸟，在时光里，组
成一幅绝美的版画。

只是，我不知晓谁才是手持刻
刀与画笔的人。

此刻，牛吃饱了草，卧在田地
边。浓郁的阳光照耀着辽阔山野。
风是另一头牛，安卧在远处的山坳

里。
苍鹰浮在高处。打坐。苍鹰的

身体里住着经卷，和爱的文字。
午后的山野沉寂。早春的蝴蝶

醒过来，从地埂到田地，从田地到
地埂，不断翻飞。仿佛要将身体中
的五彩斑斓全都绽放出来。一只土
拨鼠倏地从田地里冒出来，肥硕的
身体，在进入地埂边的洞之前，缩
了缩脖颈，撅起屁股，一拱，才钻
了进去。那洞穴深处，一定藏匿了
去冬储存的食粮。

抽烟卷的人默然望着，轻声笑
了，向土拨鼠的洞口丢了颗土块。
又转回头来。

风里还带着些凉意。一场春雨
正在翻过远山的路上。

起身。牛铃叮当。
辽阔寂静的山野再次被唤醒。

还是去时的山道，只是换了个方向。
牛铃声，摇响了整个山野。
走进村口的时候，春雨落了下

来。如烟似雾的春雨，是从远山跟
过来的。

烟雨落进村巷，村巷便有了徽
派气息。黛瓦白墙的村庄，烟柳迷
蒙，如少女的长发，搭在墙基上，
婆婆娑娑。炊烟是村庄扯不断的念
想。越扯越长。炊烟总是在晨昏间
醒过来，醒过来的炊烟伴着鸟声。
和着鸟声，炊烟一寸寸生长，高过
屋脊，绕过柳梢，笼入无尽的烟雨
中。风是湿的，树是湿的，鸟鸣是
湿的，隔墙有耳的人听到的秘密也
是湿的。

牛羊归圈。
如豆的灯火亮起来了。人家的

庭院里，门口的高树上。
灯光昏黄。
昏 黄 的 灯 光 落 进 门 前 的 小 池

里。池水也有了灯火的颜色。明人
张岱有 《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
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
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
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若是张岱
亦有村野一小池，立于池边，赏一
幅 画 中 烟 雨 ， 又 该 是 怎 样 的 文 字
呢？雨雾云烟般飘过来，雨丝飒飒
地落着，水面上泛着涟漪。此起彼
伏。婆娑树影碎裂开来，又急急地
拢回来，再裂开去。

夜色，从屋檐上垂落下来。
大 地 复 归 宁 谧 。 提 壶 烧 水 的

人，洗过茶盏，正在沏一壶上好的
明前龙井。

一卷春色暖
□任随平

一些空，在时光中穿梭
如同一个人的一生
在时间的倒影里，徘徊
摇晃成一种记忆碎片
打磨，历练，回归从前

时间的留白，无法触摸
唯有一段流水的叮咚
打破了夜空的月光星辰
每一声鸟鸣里，都有
时间的倒影在捡拾过往

风华渐远，一些影子
凸现在时间的隐喻里
背对过夕阳，天空
是云朵最好的故乡
将时间的倒影拉回纵深

木桥

承载风雨，以及两岸的风景
一截木桥的使命，在于
无数次的徒步，坚强的内心
经受住时光的考验和磨练
木质的心，悬在空中思索着

木桥，是一条河的脊梁
横在中间，驾驭起无限风情
接受过脚步的洗礼和考量
每一截木头，都是一段记忆
从一座木桥的内心荡漾

木桥，就是倒着的树
成长在河流的顶端和前沿
站在木桥上，所有的风景
都在脚下。对岸的事物
在一座木桥的一端望眼欲穿

夜色

星空万里。夜色如云似雾
豆大的月光，照亮一切
风声里有零星的雨点落下
苍茫的夜，一颗星星点灯
为远处的游子指引道路

夜色中的事物，捉摸不定
在故乡的原风景里扎根
山梁上，硕大的风力螺旋
彻夜不息，一个巨大的圆
日复一日在空中回荡

星光沿着天空的手掌滑落
夜幕下，低飞的蝶回来
在一束花瓣上，伺机而动
夜色朦胧，万物静若处子
一朵云找不到回家的路

时间的倒影 （外二首）

□何军雄

这里有我的恋人
虽然 他已远去
去到了一个我可能
还要几十年
才能抵达的地方

这里有我的欢欣
即使 事隔经年
看这里的山和水 路和桥
还是如此的
沉寂地欢喜

二十多年了 那条河
还在 那条蜿蜒的小路
还在 那片僻静的枫树林
也还在 大红的细密的
枫叶 还在
如火般烈烈地燃烧
一切似乎完全变了
一切又似乎
完全没有变

河边的那片芦苇
依然在风中微晃
一只水鸟
正踹跹着 用一粒粒细小的食物
喂养它的孩子
沉静的碧水中
一叶扁舟 如白点般
正从远方 缓缓地
缓缓地
向我划来

这波澜不惊的山水嗬
如熬着的岁月
且慢 且沉寂

长潭坪
□雪梵

又一年，如同又一部厚重的纪
实，每一页都承载着执行干警的责
任与担当。

春风，又要开始吹绿柳树，吹
红桃花。冬去春来，大地又将开始
一 片 盎 然 生 机 ， 处 处 好 风 景 。 此
时，蜡梅花正竞相绽放，我们却无
暇 驻 足 欣 赏 。 开 春 好 比 开 市 ， 因
为，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老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季
节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开好头，比
什么都重要。我这名执行干警，也常
用这些老话，勉励自己。工作里来回
奔波，起早贪黑。不是在执行，就是在
去执行的路上。我想，这大概也算是
一种别样地拥有春天吧。

夏 天 ， 雨 滴 敲 打 着 孤 单 的 屋
檐，但我们的内心并不孤单，热血
沸腾着呢。炎炎夏日烘烤着大地，
大家却都不辞辛劳奔忙着。再热的
天，我们都得跋山涉水，走村寨、
绕城郭，不辞劳苦奔赴在执行的路
上，四处找寻当事人，哪怕如大海
捞针。耐心地和被执行人沟通，耐
心地劝导。悉心讲解。每天都做着
这样重复的事情。每天都要忍住跋
山涉水的孤独。忍住孤寂，耐住枯
燥，并不断在孤寂和枯燥中发现乐
趣。

秋天，金黄的稻子望不到边，
天 边 的 白 云 ， 如 雪 白 的 棉 花 堆 成
山。这时，乡里的农户们，都在抢
收，一片繁忙和丰收的景象。庄稼
人都知道，秋天的分分秒秒，都是

黄金。我们也得争分夺秒。但秋收
时节更难找人。遇到被执行人是农
村的，得在村头、田头、溪边、河
边满处找。黄灿灿的农作物到处一
样的金黄，扑进去就像走进迷宫，
当我们刚大汗涔涔爬上田埂，可能
得到的是一句：“找他呀，在河对岸
忙着哩！”

冬天，转眼又是一年。都说冬
天是一个有闲暇的季节，可能指的
是农人。我们是照旧一刻也闲不起
来。照样忙。照样星星不点亮，执
行不打烊。夙夜在公夜以继日地忙
碌，我们早已习惯。冬季对我们而
言，更是一个冬忙的季节。这时的
我 们 ， 不 得 不 更 为 加 快 执 行 的 步

伐，只为在过年前多执结些案件，
好 让 申 请 执 行 人 在 年 前 拿 到 执 行
款，安心过年。

露往霜来，急景流年，我们从
未松开时间的绳索。我们就这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没有半
点 厌 倦 。 漫 漫 执 行 路 ， 一 段 接 一
段。越过高峰，另一峰才又见。冬
去春来，寒来暑往，执行工作没有
终点。

“乘风破浪”的执行之旅，一宗
宗，一件件。每一年，我们都必须
做好新的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在这忙忙碌碌的一年三百六十
五 天 里 ， 我 想 对 我 的 同 事 们 道 一
声：365天，辛苦了！

忙碌的365天
□森森


